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星期二B18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現
在
流
行
姐
弟
戀
，
據
說
姐
弟
戀
有
很
多
優
勢
，
更
能
讓
婚
姻
保
持
長
久

。
其
實
姐
弟
戀
的
故
事
自
古
有
之
，
千
年
來
一
直
上
演
不
衰
。
古
人
癡
情
起
來

，
絲
毫
不
比
現
代
人
遜
色
，
甚
至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詩
人
元
稹
愛
上
比
自
己

大
十
歲
的
大
齡
熟
女
薛
濤
，
曹
丕
曹
植
愛
上
比
他
們
大
四
五
歲
的
二
婚
美
女
甄

洛
，
相
愛
時
都
是
如
醉
如
癡
，
留
下
了
優
美
深
情
的
詩
篇
，
成
為
文
學
史
傳
誦

的
佳
作
。

這
些
姐
弟
戀
雖
然
浪
漫
詩
意
，
不
過
終
究
是
兩
個
人
的
卿
卿
我
我
兩
情
相

悅
。
歷
史
上
還
有
幾
對
重
量
級
的
姐
弟
戀
，
則
不
僅
情
深
意
重
超
越
世
俗
倫
理

，
更
深
刻
影
響
了
歷
史
的
發
展
進
程
，
改
變
了
成
千
上
萬
人
的
命
運
走
向
。

最
著
名
的
姐
弟
戀
當
屬
明
朝
憲
宗
朱
見
深
與
他
的
寵
妃
萬
貞
兒
。
朱
見
深

少
年
時
代
，
父
親
英
宗
被
執
蒙
古
，
太
子
之
位
被
廢
，
幽
居
深
宮
，
此
時
在
身

邊
陪
伴
他
的
是
比
他
大
十
七
歲
的
保
姆
萬
貞
兒
。
他
們
在
漫
長
的
朝
夕
相
處
中

日
久
生
情
，
當
後
來
風
雲
變
幻
，
他
重
新
被
立
為
太
子
最
終

登
上
皇
位
後
，
便
不
顧
眾
人
反
對
，
將
萬
貞
兒
封
為
貴
妃
。

萬
貴
妃
雖
然
年
長
，
卻
寵
冠
後
宮
，
皇
后
都
成
了
傀
儡
。
萬

貴
妃
貪
婪
嫉
妒
，
做
了
很
多
不
法
之
事
，
差
一
點
就
讓
朱
見

深
絕
嗣
。
可
無
論
怎
樣
，
她
始
終
是
朱
見
深
的
最
愛
，
在
她

死
去
不
到
一
年
，
朱
見
深
思
念
成
疾
也
終
於
追
隨
而
去
，
成

就
了
讓
人
唏
噓
的
絕
世
戀
情
。

與
朱
見
深
和
萬
貞
兒
姐
弟
戀
差
不
多
同
時
，
在
被
明
朝

趕
出
中
原
的
蒙
古
北
元
汗
廷
也
上
演
了
一
場
更
加
令
人
震
撼

的
姐
弟
戀
。
朱
萬
之
間
的
十
七
歲
之
差
已
經
讓
人
驚
訝
，
而

蒙
古
的
這
場
姐
弟
戀
則
相
差
了
二
十
五
歲
，
更
是
讓
人
目
瞪

口
呆
，
創
歷
史
最
高
紀
錄
。公

元
一
四
七
九
年
，
蒙
古
滿
都
古

勒
大
汗
去
世
，
本
來
按
照
慣
例
誰
有
能

力
奪
取
汗
位
，
便
可
以
順
理
成
章
的
收

取
大
汗
的
哈
屯
（
皇
后
）
滿
都
海
。
可

這
位
時
年
三
十
三
的
滿
都
海
聰
明
能
幹

，
掌
握
了
漢
庭
相
當
大
的
權
力
，
於
是

形
成
了
這
樣
一
種
局
面
，
她
嫁
給
誰
，

誰
就
將
是
蒙
古
大
汗
。
各
部
落
首
領
爭

先
恐
後
地
向
滿
都
海
求
婚
，
出
乎
所
有
人
的
預
料
，
滿
都
海

選
擇
了
在
數
次
殺
伐
之
後
碩
果
僅
存
的
成
吉
思
汗
嫡
系
子
孫

│
│
年
僅
七
歲
的
孤
兒
巴
圖
蒙
克
。
此
後
數
十
年
，
憑
藉
着

忽
必
烈
﹁黃
金
家
族
﹂
的
號
召
力
，
更
依
靠
滿
都
海
親
臨
前

線
的
南
征
北
戰
，
終
於
重
新
統
一
了
蒙
古
各
部
。
巴
圖
蒙
克

即
位
後
稱
為
﹁達
延
汗
﹂
，
剛
開
始
他
年
紀
小
，
滿
都
海
征

戰
時
就
把
他
裝
在
劍
囊
裡
背
在
身
上
保
護
。
達
延
汗
生
有
十

一
個
兒
子
，
其
中
從
長
子
到
七
子
都
是
滿
都
海
所
生
，
從
中

可
以
證
明
他
們
雖
然
年
齡
相
差
懸
殊
，
但
感
情
極
好
。
她
五

次
生
育
三
次
是
雙
胞
胎
，
創
造
歷
史
奇
跡
的
滿
都
海
，
再
創

女
人
愛
情
生
育
的
奇
跡
。

而
對
歷
史
影
響
最
深
刻
最
巨
大
的
當
是
唐
高
宗
李
治
與

女
皇
武
則
天
莫
屬
。
武
則
天
原
是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的
妃
嬪
，

她
比
太
子
李
治
大
四
歲
，
太
宗
在
世
時
不
太
得
寵
，
只
是
五
品
才
人
，
卻
與
太

子
李
治
產
生
了
曖
昧
不
清
的
情
感
。
太
宗
去
世
後
，
武
則
天
和
其
他
嬪
妃
被
送

往
感
業
寺
出
家
。
在
三
年
近
乎
絕
望
的
寂
寞
等
待
中
，
她
寫
下
了
一
首
《
如
意

娘
》
：
看
朱
成
碧
思
紛
紛
，
憔
悴
支
離
為
憶
君
。
不
信
比
來
常
下
淚
，
開
箱
驗

取
石
榴
裙
。
據
說
這
首
詩
讓
高
宗
李
治
見
而
感
動
，
親
到
感
業
寺
接
回
武
則
天

。
重
回
皇
宮
之
後
，
她
先
是
生
子
奪
寵
，
然
後
一
步
步
披
荊
斬
棘
從
昭
儀
、
皇

后
，
最
後
走
上
那
金
碧
輝
煌
的
女
皇
寶
座
，
將
大
唐
帝
國
統
御
麾
下
，
讓
歷
史

在
這
裡
駐
足
凝
望
。

萬
貞
兒
、
滿
都
海
、
武
則
天
這
三
個
演
繹
影
響
歷
史
姐
弟
戀
的
女
主
角
，

個
性
不
同
、
氣
質
胸
襟
不
同
，
歷
史
地
位
也
不
同
，
不
過
她
們
都
享
受
了
生
命

裡
最
美
好
的
愛
情
，
這
真
是
殊
為
難
得
。
隔
着
遙
遠
的
歲
月
回
望
，
她
們
的
故

事
風
采
依
舊
讓
人
感
慨
萬
分
嚮
往
不
已
。

就跟遊蕩生
活在路邊樹叢窠
籠裡的那些野貓
一樣，我們一天
中大多時間難以
見到咪咪的影子
。但是，你只要

在居民區樓房間的那一兩處地方大聲召
喚幾聲 「咪咪……」，多數情況下，你
就會先是聽到一兩聲回應，緊接着，咪
咪就出現在了你的眼前。

咪咪是一隻雌貓，毛色長相都極為
普通，屬於那種不會讓人一見就產生憐
惜寵愛之情的 「大路貨」。最早還是女
兒將咪咪從那些野貓中分辨了出來，並
給牠取了這樣一個同樣極為普通的名字
─只是等我們慢慢地叫熟了這個名
字後，我們對這隻被叫作咪咪的貓也慢
慢生出了不少感情。

最初，我們對於女兒 「發現」的這
隻貓儘管不討厭，但也說不上有什麼特
別的感情。有時候，一家人晚飯後到湖
邊散步，女兒提議把吃剩的魚帶出去給
咪咪吃，我們也並不反對，但仍然談不
上對這隻貓有什麼特殊的感情。

慢慢地，咪咪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
們的生活當中：有時候下課回來，你會
在路邊的萬年青叢裡看到牠躺在那裡，
你哪怕輕輕地叫一聲咪咪，牠也會立馬
起身，跑到你的跟前，用牠的身子蹭着
你的褲腿；還有的時候，特別是傍晚的
時候，你會看到牠好像在到處覓食，還
沒有等你叫牠，牠已經到了你的面前。
咪咪顯然不同於那種主要生活於垃圾桶
邊的野貓，牠的身上沒有或者很少那種
野性。但是，咪咪也不同於那些家裡豢

養的寵物貓──哪怕牠在你褲腿邊蹭着身子的時候，
你也會感覺到牠並不是在沒有尊嚴地討好你，相反，
你會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這隻貓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用
牠的方式 「提醒」你，牠還有僅僅屬於牠自己的世界
和生活。就像牠一天中大部分時間我們並見不到牠一
樣，在那些時間裡的咪咪以及牠的生活，對於我們來
說多少還是保持着一些神秘。

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和咪咪之間存在着情感上或
者交流上的困難。相反，咪咪高超而且成熟的交流才
能，讓我們一家人對牠逐漸產生了好感，當然這在很
大程度上也得益於女兒的偏好。事實上，只要我們從
咪咪經常活動休息的那片萬年青叢前經過，幾乎都會
情不自禁地叫牠一聲。絕大多數時候，都會聽到牠的
回應聲，看到牠迅速竄出的身影。而有些時候，等到
牠出來的時候，我們可能已經騎在自行車上走遠了，
背後還是能夠聽到牠喵喵的叫聲……

咪咪讓我們對牠更加另眼相看的，是在牠懷孕當
了母親之後。在牠懷孕的那段時間裡，女兒專門買了
貓食餵牠，而咪咪的身子也一天天滾圓起來，直到有
一天，女兒放學回來，驚喜地告訴我們：咪咪生小貓
了！咪咪生了兩隻小貓，也就是說牠成了兩隻小貓的
母親。我們跟着女兒一起，果然在那片萬年青叢中見
到了剛剛做了母親的咪咪還有牠的兩隻寶貝。儘管我
們從來沒有見到過咪咪跟哪隻雄貓親近，但牠的兩隻
寶貝看上去確實可愛：黑色的皮毛、惹人憐愛的身子
、黑色瑪瑙一樣晶瑩剔透的眼睛、嬌憨的叫聲……普
普通通的咪咪，生了兩隻可愛的看上去不普通的小
貓。

因為是野貓，沒有固定的食物來源，咪咪和牠的
寶貝的生存一下子成了問題。那段時間，女兒正忙於
複習考試，我們每天也很忙，根本不可能定時給咪咪
還有牠的兩個寶貝送食物。有幾次下課回來，看到咪
咪孤零零地一個沿着樓房下面的圍牆漫無目標地行進
，每逢此時，我都會叫着咪咪，讓牠跟在我後面。到
了樓下，我讓牠在樓門前等着，快速跑回家，給牠拿
來火腿腸：我們發現，咪咪最喜歡吃的食物主要有三
樣，就是魚、貓食還有火腿腸。但是，真正讓我感動
的，並不是牠每次總是聽話地在樓門口等着我，而是
每次拿來的食物，都會被牠迅速送到兩隻小貓的嘴邊
，哪怕是在咪咪自己的身體看上去顯得有些清瘦的那
段日子。還有的時候，咪咪乾脆叫上兩隻小寶貝跟在
我後面，看到我拿下樓來的火腿腸，咪咪總會連叫幾
聲，聲音聽上去完全是一個做了母親的生命對於慷慨
關愛的一種感激與銘記。即便在這樣的時候，咪咪多
數時候也是安靜而驕傲地蹲依在地上，望着身前兩隻
小貓歡快地吃着食物，兩眼裡滿是一個母親的慈祥與
滿足。

直到現在，咪咪和牠的兩隻寶貝，依然生活在我
們這棟樓前的一片萬年青叢中……

網上流傳一則趣話
：有兩個人，一個是體
弱多病的富翁，一個是
身體健康的窮漢。兩個
人相互羨慕對方。富翁
為了得到健康，樂意出
讓他的財富；窮漢為了

成為富翁，願意捨棄他的健康。
一位聞名世界的外科醫生發現了人腦的交

換方法。富翁趕緊提出要和窮漢交換腦袋。手
術成功了。窮漢成為了富翁，富翁變成了窮
漢。

但是不久，成了窮漢的富翁由於有了強健
的體魄，又有着成功的意識，漸漸地又積累起
了可觀的財富。可同時，他總是擔心着自己的

健康，一感到些微的不舒服便膽戰心驚。久而
久之，他那健康的身體又回到原來多病的狀
態。

另一位新富翁總算有了錢，但身體孱弱。
然而，他總也忘不了自己是個窮漢，有着失敗
的意識。他不斷把錢浪費在無用的投資裡，錢
不久便揮霍殆盡，他又變成了原來的窮漢。然
而，由於他無憂無慮，換腦時帶來的疾病也不
知不覺地消失了。他又像以前那樣有了一副健
康的身體。

最後，兩人又回到了原來的模樣。
成功企業家馮侖曾提出一個 「心理錢包」

的觀點。他說：人一生會有三個錢包。第一個
是現金或資產，第二個是信用，第三個是心理
錢包。其實，這第三個錢包說的就是一種心態

。在不同的情境和心態下，你對財富多與少的
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有數億資產的人，
他一時間得到或者失去十萬八萬，這對他來說
無關痛癢。然而，一個靠工薪生活的普通人，
同樣在一時間得到或者失去十萬八萬，那他一
定很在乎這筆錢。同樣，如果你的周圍都是比
你富有的人，你會覺得自己越來越窮；反之，
如果你的周圍都是比你窮的人，你會覺得自己
越來越富有。

其實，財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心態決
定的。有的人有成為富翁的心態，一旦有機會
的話，或許他真的就能成為富翁。而有的人在
心態上認定自己這輩子都會是窮光蛋，這樣的
人即使給他再多的機會，或許他也很難成為富
翁。

棗肉沫糊是以乾棗為主要
食材製作的一種西安名小吃，
所以，說棗肉沫糊，首先要說
的，自然是棗。

閱讀古籍，常常會發現，
古人對種植棗樹（還有種植桑
樹），歷來是十分重視的。北

魏太和年間，孝文帝元宏下詔規定： 「男夫一人給田
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株，棗五株，……限三年
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南朝沈禹任建德（今
浙江建德一帶）令時，也教人 「一丁種五株桑、四株
棗……」到隋、唐時，推行永業田，提倡種榆、桑、
棗等樹木，而且免收賦稅。還有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
胤，曾下令所有黃、汴、清、御各河流域的州縣百姓
，除種桑、棗之外，每戶必須再種柳樹及 「隨處土地
所宜之木」，看來他也是把種棗種桑放在種其他各樹
之先。金、元時，則是將種棗種桑列入田制。金朝規
定每戶至少用土地的十分之三來種植桑棗；元朝也要
求每丁種桑棗二十株。而明太祖朱元璋有關種桑種棗
的詔令就更多。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他詔喻五軍都督
府臣 「在屯軍士，人種桑棗百株……」洪武二十七年
三月他又下令： 「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
他還特地指令鳳陽、滁州、廬州、和州等地居民，每
戶必種桑、棗、柿各兩株……

古人重視種桑，原因不言自明─為了用桑葉來
養蠶；為了解決穿衣問題嘛！孟子曰： 「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古人提倡種桑，還有一層原因（自然是比較

次要的原因），這就是《齊民要術》中所說的 「葚熟
時多收曝乾之，凶年粟少，可以當食。」而這一點
（即以桑樹的果實當糧食，以度災年），又恰恰是古
人重視種棗的主要緣由。

《戰國策》上說過： 「北有棗栗之利……棗栗之
實，足食於民。」民間也歷來譽棗樹為 「鐵桿莊稼」
。由此可見，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棗是一直被包括
在廣義的糧食觀念（即人們常說的大糧食觀念）之中
的；而它也的確曾幫助人們度過了不少災年。明白了
這一點，對當年朱元璋曾命令每戶每年種棗樹二百株
，連種三年，違者全家發遣充軍的十分嚴厲的規定，
也許就會感到是可以理解的了。

秋天是紅棗的成熟季節，不過此時的紅棗是鮮果
，是被人們當作水果食用的。而經過脫水（可以是曬
乾，也可以是烘乾）這麼一道程序以後，鮮果變身為
乾果，紅棗便一年四季裡都可以作為食材被人們使用
了。

在中國的南北菜系中，對紅棗這麼一種滋補佳品
的使用非常普遍，但大都是作為輔料；以紅棗為主料
製作的飯食也有，而西安的棗肉沫糊，便是其中的佼
佼者。

我一直認為，飲食文化（以及其他所有的文化樣
態）的形成和發展，不管是整體的文化形態，抑或某
個具體的發明創造，其支撐力，應該是全民族的智慧
凝聚和不懈努力，簡單地歸功於某一個人，是不科學
的。就拿北方最常見的主食饅頭為例，它的從雛形呈
現到逐漸完善，一定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絕非
一個人或一代人可以完成。民間有諸葛亮發明饅頭的

傳說，對這種故事的歷史真實性，不管你信不信，反
正我不信。同樣，一本正式出版物中，也發布有棗肉
沫糊起根發苗的故事。故事有時間、有地點、有名姓
齊全的人物、情節也有鼻子有眼兒，顯得特別生動；
但故事可信嗎？

「相傳，唐太宗貞觀年間，同州有個黑心腸的財
主叫王尚禮，僱了一位長工叫張誠。張誠為人忠厚老
實，專門為王尚禮種植棗樹。財主只知賺錢發財，一
天只給張誠一塊烙餅，張誠因食不果腹，經常夜裡被
餓醒。時間長了，總得想個辦法填飽肚子，於是，他
偷偷試着把落在樹下的棗撿起來煮成糊糊吃。這麼一
來，不僅不餓了，且臉色紅潤，體重增加，身體越來
越好。這些變化引起了財主的懷疑，但他不知其中的
秘密，便以張誠偷吃了家裡的食品為由將他解僱。

張誠從食用棗肉糊糊的實踐中受到啟發：棗肉有
滋補人身的益處。被解僱後的張誠為了謀生，就在城
裡開了一家小店，利用當地盛產的紅棗為原料，專門
製售棗肉糊糊，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做宣傳。天長日
久，食者知味，果然顧客盈門，生意興隆。

從此，同州棗肉糊糊的美名不脛而走，不僅在當
地馳名，且傳到了京城長安，成為人們喜食的佳品。」

以上這一通文字，怎麼越看越像是在 「以階級鬥
爭為綱」的荒謬年代裡，編造的那種對無知青少年進
行所謂憶苦思甜教育的虛假故事呢？所以，聽聽可以
，但輕信則不可取。

不過，上述棗肉沫糊起源的故事雖疑點多多，但
作為一種小吃，棗肉沫糊的美味和營養豐富，卻絕無
半點虛假。我從兒時起就愛喝棗肉沫糊，歷經半個多
世紀此愛不曾改變，並曾盛讚棗肉沫糊曰：

喝一口，棗香溢滿全身，仔細看，不見紅棗蹤影
。作為乾果的紅棗，誠美味也，但小小的一顆紅棗，
外有棗皮，內含棗核，此二者 「糟粕」也，和 「精華
」棗肉一同入口咀嚼，未免大煞風景。而棗肉沫糊，
則是對紅棗的去粗取精，於是，從牙牙學語的小兒到
年屆古稀的老翁，皆對其百喝不厭矣！

上棗肉沫糊。咱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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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島仙鳥 冰 谷

「天下佳山水，古今
推富春」。春遊富春江，
江上春來似圖畫。滿江桃
花水，岸綠芳草茵；沙州
新篁初綠，疏籬桃李爭艷
；嫣紅的杜鵑花、攢攢簇
簇，布滿夾岸青山，舟行

江上好似進入畫圖。富春江春色多濃。
富春江位於錢塘江的中上游，素以水色佳美

著稱。那水，遠看是綠，近看也是綠。那綠其實
是無法形容的，像春草，像青蘿，像綠綢，像碧
玉……要是散文大師朱自清看見富春江的綠水，
也會稱它為 「女兒綠」的。水裡倒映着四周的青
山、天上的白雲、江岸的翠竹和樓台亭閣，它們
一起在水中起伏、搖晃，顯得那麼神奇、縹緲。

我們登上遊艇，沿富春江而上。但見兩岸青
山雄峙，一江碧水浩渺。舟行江中，猶如置身於
氣勢宏偉、色彩妍麗的畫廊：層巒疊嶂，雲氣翁
蒙，千仞石壁，臨江突起。有泉水叮咚，琴韻悠
揚；有湍急飛瀑，響遏行雲。飽覽兩岸奇景，不
禁使我吟誦起古人的名句： 「兩岸畫山相對出，
一脈秀水迤邐來。」

富春江兩岸名勝中，最吸引人的是嚴子陵釣
台。我們捨舟登岸上了釣台，倚台而望，一江春
水如碧玉，白帆與彩雲映襯，群魚共碧波相逐；
身邊，水木清華，纖塵不染，綠樹為歌，使人覺
得眼裡和心間都春意無限；遠處，翠峰秀嶺逐波
湧浪，碧水白雲相接相融，儼如一幅奇妙的山水
畫卷。釣魚台倒影江水，剔透空靈，雄偉多姿。

置身其間，彷彿成了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和葉淺予的《富
春山居新圖》中的畫中人。現存的東西釣台，雄峙江畔，台高
數十丈，背倚青山，下傍綠水，掩映在葱蘢的古木叢中。東台
為東漢嚴子陵隱居垂釣處，西台為南宋愛國志士謝翱慟哭民族
英雄文天祥之處，又名 「雙台垂釣」。此為富春江上風光最幽
美的處所。如今，新建了由趙樸初題字的 「嚴子陵釣台」石坊
和 「嚴陵碑廊」。內有古今名人題字的眾多碑石。同時，又修
復了 「嚴先生祠」等建築。儘管風雨蒼黃，世事變遷，而今釣
台下執竿君子依然濟濟、千古釣風不衰。

由釣台溯江而上，江面漸見深邃，兩岸奇峰林立，遮天蔽
日，怪石嶙峋，景色幽美，這裡就是著名的七里瀧，又名 「七
里揚帆」。七里瀧，可說是富春江畫卷上最壯美的一軸。它類
似小三峽，故有 「小三峽」之美稱。過去，這裡 「兩山峽峙，
一江如練，中流鼓棹，帆飛若駛」，故有 「有風七里，無風七
十里」之說。七里瀧的得名也由此而來。唐代詩人方幹有詩云
： 「一瞬即七里，箭馳猶是難。」道出了七里瀧兩岸高山夾峙
，溪流急湍，船馳如箭的情形，故名 「七里揚帆」，使之成為
「嚴陵八景」之一。自從建成富春江電站之後，江水被壩所勒

，高峽出平湖。昔日船夫艄公搏風擊浪之處，如今碧波萬頃，
帆檣如雲。一江秀水，平明如玉；兩岸青山，林木蓊鬱，如錐
、如盔，如牛之飲水，如熊之登山。人們讚譽，此中風光兼有
三峽之險，灕江之秀，恐也並非溢美之辭。難怪有人說，來此
遊 「三峽」，不用到長江。遊艇行駛在 「小三峽」江面，峰迴
水轉，舟移景換，令人陶醉。那江水是靛青染就的一塊絲綢；
是打磨了上千年的一塊碧玉。行在江上望兩岸，只見千嶂染翠
，峰峰嶺嶺盡是濃濃淡淡的綠進去；立在船頭看江心，只覺水
底天上的雲絮，一朵朵一團團，俱是深深淺淺的綠出來，真難
說是山染綠了江，還是江浸綠了山！這一個個碧樹掩映的港灣
，足令你勾起多少思古之幽情；這一聲聲蒼山翠谷間的鶯啼雀
囀，又讓你引發多少如夢的思維！

富春江富有春色。這春色，不只表現為綠樹、紅花，而在
於它的山它的水都是春的情之所鍾，春的着意安排。富春江，
這條充滿春意盎然的江流，古往今來曾使多少遊人為之陶醉！

春
遊
富
春
江

李
盛
仙

文文史史
叢譚叢譚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自自
由由談談

天天
南南
地北地北

無
限
舒
展
（
香
港
行
山
徑
所
見
）

丁

建


